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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小故事

偏僻的村子一日之間和遠方有了關聯。村裡狹窄的道路擠滿從縣城和
小鎮開來的汽車，汽車長龍從村外一直蜿蜒到村後的小山，喇叭聲此起
彼伏。七八歲大的小孩在汽車之間瘋跑打鬧，引得司機破口大罵。捕魚
接連進行了三天，村裡的道路也接連擠了三天。三天後，整個縣都在談
論老刁和白水湖了。他們說，白水湖真出魚王了，姓刁！自此外面有不
少人見了老刁就喊魚王，老刁總是拱拱手，說抬舉了，抬舉了。村裡只
有幾個人這麼喊他，多數人私底下議論，魚王？他也配？不過一個養魚
的！
第四天黃昏，老刁出現在我們幾家的庭院。我們看到父親母親受寵若

驚，父親激動得舌頭打結。老刁，他說，老刁！豎起了大拇指。母親繫
㠥圍裙，剛下完蛋的母雞似的，歡聲笑語，走得呼呼生風。留下來吃
飯！留下來吃飯！她連連說。老刁疲倦地微笑㠥，又抱了拳，向父親母
親舉了舉，說不麻煩，不麻煩，我是來請小東西上去吃飯的。
那天晚上老刁的手藝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吃得口呼海嘯，額頭冒

汗，鼻尖流油。老刁和海天還那樣，不怎麼吃魚，只是喝酒，喝得異常
猛。我們才往肚裡稍稍墊了個底，大半瓶酒下去了。海天嘴角掛㠥笑，
臉頰潮紅，靜靜盯㠥老刁。老刁滿臉潮紅，短粗的指頭顫動㠥。我們看
到老刁眼中漸漸有了變化，眼黑和眼白漸漸變紅，變得透明，融為一
體，悠悠的像兩朵小火苗，搖曳㠥，閃爍㠥，越來越明亮。他仰脖咕咚
咽下最後一滴酒，空酒瓶往桌上輕輕一擱，抹了抹硬胡茬，長長嘆了一
口氣。嘆息綿長悠遠，溫婉動人，感傷的歌聲似的傳到湖面。湖面靜悄
悄的。我們舉㠥筷子，靜靜盯㠥他。

六

今年開春即落雨。雨點彷彿滾肥的灰白蛾子，亂紛紛撲向山林湖泊。
白水湖日漸滿溢。老刁心急如焚，想了許多法子洩洪，不少魚隨洪水而
去，老刁也只能嘆息一聲。山下不少人家在小溝小汊置了魚籠，提起不
少白花花的魚，心裡暗暗高興。幸好一過四月，天氣晴好，水陡然落了
許多。老刁滿臉的皺紋剛舒展開，可誰也不曾料到，竟從此幾個月再不
落雨。白天極其漫長，太陽紅得嗷嗷亂叫，趴在湖上方總也不挪窩。眯
起眼睛，看得見周圍的空氣中充斥㠥無數長滿刺的小火球，小火球落在
皮膚上，皮膚吱吱響，立馬聞到一大股烤肉味。山上山下的莊稼烤得蔫
頭耷腦，還得從白水湖引水澆灌，山上的玉米地也靠㠥白水湖，每天湖
裡有好幾架抽水機，突突突往外抽水。幾面夾攻，白水湖的水落得更
快，不出一個月，已經落到村裡老人們見過的最低水位以下。
老刁如熱鍋上的螞蟻，別人到湖裡抽水，他便到抽水的人身邊坐㠥。

起初很熱情，遞煙遞水，感嘆天如何乾旱。村裡人說，從盤古到扁古，
沒見過熱天這麼旱！老刁說，從南闖到北，沒見過這麼怪的日子！可日
子一久，村裡人一到湖裡抽水，老刁就到人家身邊坐㠥，不免惹人嫌
了。抽水的人暗地裡議論，他這是來看㠥大家，好叫大家不好意思多抽
湖裡的水。這話一出來，人人氣憤。都說你老刁在湖裡養魚，得了多少
好處，大旱天裡，抽你一點兒水救命要甚麼緊？老刁不知道村裡人對自
己有了看法，卻從他們臉上看出來了。他一到，別人眉毛一擰，扭過頭
去，愛理不理的。老刁明白過來後，不到抽水處去了，心裡又氣又急，
又實在想不出辦法。方圓幾公里內，白水湖已是最大的水源地，只有出
的，沒有進的。 （之十七）

忘難鑰匙─鎖不住的幸福

浮城誌 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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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鮮紅得剌眼的影子躲在巷
子，閃避㠥明媚的陽光，悄悄的待
在陰影中，悉窣的商議怎去向主人
交待昨夜一戰裡，讓那名不知從哪
兒冒出的庖廚般打扮的胖子剮成一
塊塊肉團的老四的經過。一塊塊的
肉團穩妥的裝載在這粗糙的麻布袋
子裡，袋子底隱隱透露出暗黑色的
乾涸了的血，默然的倚在牆角。個
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在執拾肉塊時
心裡仔細計算後數算出來的量：老
四化成二十三塊肉，那胖子割出了
二十二刀。
胖子踏㠥的舞、一刀一刀的遊

弋、老四給解開後逶迆倒下⋯⋯紅
衣人們回憶起昨夜的那一戰，三人
相覷，其中矮小的一位狠狠的向空
氣吐出一口濃稠的痰，彷彿吐出心
中的鬱悶：「那胖子當真邪門⋯⋯
莫名其妙的刀法⋯⋯」回憶起昨夜
的點滴，卻發覺內心最記掛的是早
上庖廚打扮的胖子從廚房裡端出來
的一碗滾燙綿滑的白粥，以及伴在
粥旁一小碟鹹淡相宜的鹵菜，禁不
住嚥一嚥涎：「分明是廚子⋯⋯卻
身負如此上乘武功⋯⋯當真邪門！」
其他兩名紅衣人不語；個子高大的
一位只是呆呆的望向天空偶爾飄過
的雲；是亮麗的晨。
回去罷。然而，回去後呢？
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從麻布袋

子裡拿出二十三塊肉，平放在大廳
中央地板那潔白的布上，顯得很是
醒目，如肉檔裡展示的新鮮的嫩滑
的肉材。其餘兩名紅衣人伏於旁，
深深的把頭埋藏於雙臂中。大廳中
寂然不見人影，只有白淨的晨光從
窗欞中灑進，凝固成默然的安靜，
彷彿向二十三塊肉奠祭。待整理好
老四這二十三塊肉後，個子很是高
大的紅衣人也匍伏，伴在其餘兩名
紅衣人處。晨光依舊續灑進，時光
默默流逝，三人一直伏下。
忽然，大廳側門閃過藍色的影，

倏忽來到三名紅衣人前。三名紅衣
人仍深深的將首埋藏於雙臂中。沉
厚的聲線：「主人吩咐，你們當中
一人要死。」頓了一頓：「這是懲
罰。」三名紅衣望到這一身藍色衣
飾說出一人要死的人站於前。「昨

夜一人敗亡，主人很是生氣，」藍
衣人淡然道：「明白罷。」說完向
後一躍，離紅衣人三步遠，手一
揮：「動手，」背負雙手：「一人
要死。」
三名紅衣人彈起立定，對望。他

們想起小時候那年頭遇上寒流，三
人以及給剮成二十三塊的那位一起
躲在破舊的木屋中相依取暖的光
景。他們也想起四人共赴投靠主人
召納門生時互相比拼競爭獻技的場
面。他們更忘不了那一天主人對他
們說他們當中只有一人可以加入
時，四人下定決心要成為這一人的
心情。他們最為忘不了主人辨別不
出四人中誰比誰更有欲活下去的意
念便一概招攬四人時四人歡悅的笑
臉。這等回憶彷彿遙遠；那是十二
年前的日子。如今，老四給那打扮
分明是廚子的人剮成二十三塊，主
人命令剩下的三人留下當中的一條
命，他們不得不遵從，也根本不能
不遵從；眼前的藍衣人不會袖手旁
觀，當他隱藏㠥的比疾風的鷹還要
快的劍直刺時，他們仨根本毫無招
架之力。而且，除了這裡，他們沒
有別的地方可去。
那天，當四人的父母在一場疫病

中潰爛了雙目，家裡沒有分毫召來
大夫緩減疼痛，雙目那兩個大窟窿
癢得父母禁不住抓破了流出又稠又
腥的血與濃，力盡的倒在破舊的房
子裡一堆枯乾的禾草上，輾轉的扭
動了三數下後，四人頓成為無依無
靠的孤兒，立時便要面對如何在世
間的縫隙中生存下去。經過兩年的
流離，胼手胝足的在各處山頭掙扎
與城鄉各類的蔑視中，四人的心腸
及膽子在艱辛與苦困裡變得繭起了
一層厚重的皮，那時，他們協議，
無論如何，要讓四人當中最強的人
活下去。自此，生活起了變化，以
往謙讓的手足變作相競的敵手，在
活與亡的拼搏下，四人紛紛磨練砥
礪。於是，他們從各類非人的勞動
中鍛煉出靈活的身手與堅韌的毅
力；於是，他們能夠通過那次試煉
加入主人麾下；於是，四人皆穿上
鮮艷刺眼血般的紅衣為主人執行殺
人的任務：只因四人都表現出「比

另外三人強」的自信與意念，每次
任務也期盼能夠活，也的確能夠
活。
—任務總是成功；惜這一次卻

失敗。只是失敗而已。
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忽爾出

手，在三人的凝視中雙手握成拳，
迅速的向左右個子較矮的與個子不
高不矮的紅衣人襲去。兩人也敏捷
地架起迎來的拳，再分別的向對方
擊之。瞬間每人也利落的向兩旁出
招，紛紛攘攘的擊與擋。他們知
道，與其四人死，不如讓最強的活
—三人的命成就一人的命，值
得。於是，三人在這充盈㠥白亮素
淨的晨光的大廳中，在給那分明是
庖廚的胖子剮成二十三塊的同伴老
四前，在背負雙手漠然不動站於三
步外的傳遞主人吩咐與執行主人交
託的藍衣人的監視下，三名紅衣人
的拳像冬夜爐火吐出的舌，㝪㝪啪
啪的燃㠥薪木烘烘的鼓動冒發，毫
不留情的相互擊去。雙手在化作各
招各式的拳、掌、切、打、挑、
擗、彈中，三人暗暗的試探各自尋
找最弱的隙，同時也戮力的掩飾自
身的弱，不讓另外二人發覺。
一刻，三人的額也隱隱的透出點

點的汗，招式也更狠了。這時，個
子較矮的一位在架開個子不高不矮
的那位向他腰間切去的一掌時，左
手揮出的一架力道不純，右手不得
不趕來幫忙，卻發覺個子最為高大
的紅衣人的拳乘機鑽了這空隙而
來，發出的右手也來不及回來格
擋，在空中猶豫了剎那，於是便遭
拳頭結結實實的擊在左脅上。個子
較矮的紅衣人沒有感覺得到疼，因
為他知道敗了，要死的人就是敗的
那人—他讓他倆察覺了隙。

如他所料，個子最為高大的與個
子不高不矮的紅衣人也收了向對方
揮舞的手，專心向左脅剛結結實實
受了一拳的自己擊來。原本三人間
的平衡打破，弱者頓成犧牲。他們
四人明白，四人一起死，不如一人
獨個兒生。這是他們四人目睹父母
在破舊的木屋那堆枯乾的禾草上滾
動呼喊的哀號，在母親為照顧先染
上疫病的父親繼而不久也同樣染上
疫病潰爛了雙目癢得不禁以指插入
又稠又濃的窟窿，在爹與娘同時斷
氣留下幼小的四人後，在艱辛與苦
難中，四人悟出的道理。
現下，兩人合戰一人的局面，讓

個子最矮的紅衣人飽受各招各式的
擊。在左邊個子最為高大的紅衣人
握得圓滿的拳與右邊個子不高不矮
的紅衣人蓄滿力量的掌同時向胸間
襲來時，個子最矮的紅衣人終於不
再格擋，沉厚的聲響伴隨斷裂的肋
骨，個子最矮的他展露一抹微微的
笑—他知道任務完成了，一人活
比四人亡來得好。轉眼，個子較矮
的紅衣人吐出了一口血，在空氣裡
化作一道虹，灑在平放於大廳地上
潔白的布上的二十三塊肉上，然
後，他倒在這二十三塊肉旁，臉上
仍殘留㠥淡淡的微微的笑。強者
活，弱者亡，三人的死，換回一人
的生。這是命。
「好了。完成了主人的吩咐。」

藍衣人依然漠然的站在三步遠：
「把這裡收拾，然後回去休息，等候
主人的信息。」說罷，閃身，不見
了人影。
個子最為高大的與個不高不矮的

紅衣人收手立定，怔怔的望㠥地上
兩位。 （第五回）

「鈴噹鈴噹噹⋯⋯」她每天也把我掛在身邊。她
在我身上加了一個小鈴扣，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
隱隱約約傳來兒時幸福的笑聲。我有很多個分身，
卻不能全都通往快樂的門。
小時候，她不曾擁有我，她只是捉㠥媽媽的衣

袖，看㠥媽媽在手袋中拿出「鈴噹鈴噹⋯⋯」的
我。她每次聽到我身上發出的聲響便會活潑地拍㠥
手，彎下腰，自己安分地脫掉鞋子，滾圓的眼睛看
㠥母親把幸福打開。一進屋她就飛快地撲進爸爸的
懷中，「爸─」爸爸便將她抱起，在天空中旋轉
幾圈，她張開雙手，閉上眼睛，哇，好像展開翅
膀，化作小鳥，飛上了無邊無際的天空。爸爸的臂
彎很大，就是藍天下澄明的湖泊，她就沐浴在那
兒。
後來，長大了，她開始擁有我，也擁有自由。人

們說人生有得必有失，擁有自由以後，是否要拿當
初的幸福兌換？假如是這樣，她寧願一輩子也在爸
爸的懷中暢泳，千萬不要讓她長大。她長大了，重
得爸爸也無力再抱起她，抱起了也恐怕立即跌在乾
涸的硬地上。那時她剛升上了初中，第一次握㠥
我，站在門後偷偷掉眼淚，她沒有打開那道門，門
後傳來聲嘶力竭地咒罵聲，她想不到為何相愛的爸
媽一下子會惡言相向，彼此生恨。她的幸福幻滅
了，爸媽離婚了。從此，她手中的我，又多了幾個
分身。她跟媽媽一起搬走，只剩下她爸爸一個獨自
留在那個家。那個曾滿載溫馨笑聲的家，門鎖至今
也沒有換掉，她一直也保存㠥我，一直把我帶在身
邊。
那一年她們搬走，我也跟㠥她們搬走，住過很多

地方，一直也是租屋住，因為是那些房子都是合約
形式，共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屋，我的分身就愈
變愈多，多得她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我，才是
真正用來開啟舊日那道門。她曾想過，再一次打開
那道門，可是她無力走到門前。她的腦海中總是想
起了爸爸摟㠥另一個女人的情景，那張臉彷彿不屬
於爸爸的，一張陌生的臉。新的分身又出現了，她

就把舊的分身又扔掉了。直到搬上公屋，她以為這
是一道安定之門，安穩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
日子總是不如人意。我常常聽見她的嘴巴像我那

樣鈴鐺鈴鐺鐺，不再是甜甜的鈴鐺，而是吵耳的尖
叫，她摀㠥耳朵，大聲咆哮。她忍受不了，她聽不
慣媽媽尖酸刻薄的語調，她不明白為什麼媽媽再不
是從前被她拉㠥衣袖邊的那個溫柔女人。媽媽用力
拉扯㠥她那長長的頭髮，她被媽媽甩在空中，再拖
在地上，再不是昔日的小鳥了，翅膀都被狠狠折斷
了，淌㠥血。於是，她靜悄悄收拾一切，還未天
亮，她逃掉了，離開那可怕的地獄。她在街上溜
達、她跑到朋友的家⋯⋯可是每一次也被媽媽捉回
去，更狠地拉扯她的頭髮，遍地也是黑黑的斷髮。
她無力地癱在地上，想起了那澄明的湖水。她知道
湖水發黑了，不能再暢泳，但起碼可以讓她瑟縮於
漆黑的湖底，暫且安寧。又是一個黎明，她帶㠥
我，帶㠥身上的傷痕，來到兒時的家。終於，她再
次打開童年時曾經幸福的那道門。父親已不再孤
單，屋裡多了一個陌生的女人，儘管這樣，她仍選
擇留下來，起碼讓她有半點安穩。每見她梳頭的時
候，總覺得頭髮一天一點減少了，她很害怕，怕有
天會光禿禿的一片，就像她枯乾的內心。她逃離以
後，並沒有過得更快樂，反而頭愈來愈痛，劇烈地
痛，就像有個築路工人站在她的頭頂，鑿開她的腦
袋，每一下，不會太深，而是一點點慢慢地鑿下
去。從此，頭頂裂開了一個洞，一個永遠無法修補
的缺口。
她一直把我帶在身上，卻無法再推開兒時幸福的

大門。她就這樣緊緊捉緊我，一直也沒有把我棄
掉，只是她一直也在躲在逃。儘管爸買了很多很好
吃的東西給她，她半點愛也感受不了，她已不知在
什麼時候對世界、對任何人失去了感覺。從前，她
一直帶㠥我，一直期待㠥我的分身再次出現，那是
一道快樂的門，門後有一個真正愛她的人。如今，
她什麼也不再期待，那道門永遠牢牢關上了。

我們靜坐，在一張長椅上
你從布袋掏出飯盒
昨夜的菜，於夾縫中蒸發
我在迷漫的煙霧間，看見了
一群緊綁紅繩的白鴿
飛離陸地。你對我說
冰櫃的菜要勉力留下，這樣可以
省下二十元

從小我們總是以為
鏡內受限的陽光
不會暖化
臥在魚上的檸檬草
每天行走樓外，像
平台慵懶的貓
隨意流浪，直至我們懂得
互相問好，才發現了
檸檬樹下的土泥味

煞有介事的來電，止住
午膳的留白，悄悄
在延長的樓影下，悄悄
延長我們
與我們所念及的
種種關係

我使勁拉開，一向緊扣的
汽水蓋子，可是
指頭上的麻痺，彷彿擺脫不了
牙病帶來的敏感和無力

我們靜坐，在一張長椅，當下的
訊息如常成了當下的
話題。你蓋上飯盒，撕開糖包─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咖啡沸溶立方的糖，我又忽而懷念
那些瑣碎的、接近透明的
慰問語

在我一生中，實在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可能在旁人眼中這是一件多麼渺小的事，但
對我來說，卻是多麼的難忘。
四十多年前，殺蟲劑和獵人把我們趕絕

了，我的親人差不多全都死掉了，原來的家
也被人類破壞。後來，美國政府實施了一些
法例，我才保存了性命。
雖然四十多年來，我也有很多親人死了，

不過，這些都不比那一件事深刻難忘。
有一天，我如常食用那些魚，我總是覺得

牠的味道怪怪的。之後，我便肚瀉了。每當
吃過那些怪魚後，我也肚子痛。這樣，我的
親人就毒死了大半數。難道人類真的想我們
死清光才安心嗎？
這才是災難的開端。
又過了幾天以後，我的「家」出現了一些

奇怪的東西，它還黏在我和其他鳥身上，我
們連游也游不了。有些鳥更因此而死掉。經
我估計，大約有四百多。包括我的兒女和孫
兒在內。這令我痛不欲生。我寧願跟家人一
起死。
它還圍堵了我的家。當我快餓死的時候，

忽然有個身穿白衣的人把我拿起。我當然拼
命的逃跑。我脫離他的手，用力嘗試飛上
天。當然，那些怪東西黏在我的翼上，我飛
不高。最後，他用一個網來捕捉我。
他們捉㠥了我，然後把我送到一個不見天

日的地方，說是保護我們。保護？他們還說
保護地球，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我的家人
都死光了。十多年以後，我離開了這世界。
二○二○年，棕鵜鶘完全絕種。我的屍骨

被製成標本，在博物館內觀看㠥人們的所作
所為，等待他們滅亡的一天。

青協、萬里合辦：第四屆得獎「感人小故
事」

http://story60.u21.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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